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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百
随笔家家

陕西彬州，得名自“豳”，古豳
文化是华夏农耕文化的源头之
一，传承久远。彬州地处关中，是
显著的黄土高原沟壑区地貌特
征，山高沟多风大缺水。自古至
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以
其勤劳智慧的双手创造着属于自
己的幸福生活，同时这里的人们
也制作出许多独具特色的美食。
彬州御面，便是其中之一。

彬州御面，是一道富有汉
族 风 味 的地方特色面食小吃，
以其筋道可口而流传甚广，享誉
西北地区，是招待亲朋好友、宴
会席面上的一道“抢手菜”。外
地人到彬州来都要先尝一尝这
彬州御面的。而出门在外的游
子，每每念想故乡，也会稀罕起
故乡的这道菜。

关于彬州御面，家乡流传着
不少故事传说。相传，御面最早
叫淤面。是周太王古公亶父居

住在豳(今彬州市、旬邑县一带)
时，他的妻子太姜发明的。太姜
就是《诗经·大雅·绵》中提到的

“姜女”，是周太王的得力助手，
以贞德、善烹饪闻名于世。后
来，古公亶父由豳迁岐，途经乾
县梁山，太姜将御面制作技艺带
到了乾县、岐山一带。再后来，
古公亶父的重孙周武王灭商建
周，赴祖地豳国朝拜，点名要吃
淤面。它的命名极有讲究，因其
是用和好的面团洗制、沉淀而
得 ，老 百 姓 形 象 地 称 其 为“ 淤
面”；又因成品为薄如蝉翼的面
片，色亮如玉，晶莹剔透，民间叫
它“玉面”；再是秦、汉、唐各代，
淤面一直是宫中食品。相传清
朝末年，慈禧太后对周人先祖居
豳的历史及《诗经·豳风》颇感兴
趣，就命人在颐和园修建了豳风
桥。慈禧又从古籍中读到周太
王正妃太姜制作淤面的记述，大

为感动，就把彬州淤面列为贡
品，所以有了“御面”的称谓。

彬州御面好吃，好看，制作
起来工艺严格、工序复杂，要经
过四道程序：洗淤面、炼淤面、蒸
淤面和切淤面。

首先，选用彬州地区生产的优
质小麦面粉，倒入盆中，加适量水
和食用碱，和成面团，反复揉搓至
细腻、光滑，盖上湿布，醒15分钟，
再揉一次。然后，按照一碗面粉三
碗水的比例，在面盆中加水，并反
复揉搓面团。此步骤即为洗淤面。

接下来，将洗去淀粉后的水
沉淀 4 到 5 个小时，把上面的水
倒出，剩下的面桨倒入锅中文火
熬制 20 分钟。面浆凝固后，倒
出来放凉。此步骤为炼淤面。

然后是蒸淤面，就简单多
了。将凝固的面团反复揉搓，
至条状，用梳子摁上花纹，再上
锅蒸 40 分钟即可。

最后一步切淤面，最考验烹
饪者的刀工。在乡下，人们喜欢
用镰刀刃片，将蒸熟晾凉的淤
面，飞刀切成薄片，这一步叫“片
淤面”，“片”在这里是个动词，
非常形象。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将切
好的淤面装盘，加入食盐、酱油、
陈醋、蒜泥、葱花、油泼辣子等佐
料，再撒入汆熟的菠菜、黄豆芽、
红萝卜丝等，一盘美味的彬州御
面就做好了。御面看上去色泽
光亮，咥起来筋道耐嚼，让人回
味无穷。

这么美味的民间小吃，虽
说是地方特产，但由于其工艺
复杂，小时候要想吃上它，大多
还 要 等 到 逢 年 过 节 呢 。 那 时
候，人们普遍缺吃少穿，每年二
三月青黄不接的时候，不少人
家常常靠野菜和高粱、玉米等
这些粗粮维持生计。

如今，彬州御面不仅牢牢
抓 住 了 家 乡 人 的 胃 ，还 成 为
家 乡 的 一 张 名 片 和 一 项 产
业 。 彬 州 御 面 被 陕 西 省 烹 饪
协 会 评 为 陕 西 省 知 名 小 吃 ，
在 彬 州 市 新 民 、小章等村镇，
不少人都通过加工、制作御面
发家致富。

在彬州，咥一碗御面
□胡忠伟

“半夜思家睡里愁，雨声落落屋
檐头。”去朋友家的老宅游玩，暗夜里
下起雨来，雨点打在屋檐上，发出“啪
啪啪”的声音。老宅坐落在山脚下，
三面环山。推开窗来，屋檐匍匐于老
宅之上，探出石墙之外，与屋顶齐
眉。屋檐，总怀有一种故乡的情愫，
满载着一汪乡愁，沉淀在游子心中。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恰
巧，那天又读到辛弃疾的诗词，眼前
便浮现出故乡的屋檐：一片片青瓦
卧在屋顶上，像起伏的波浪；那飞扬
的檐角翘起，像飘起的裙裾。那屋
檐下的日子，便是人间烟火。

上个世纪 80 年代，我家住在北
方一所乡村中学院内。房子坐落在
学校最南面，再往前，靠近围墙处有
片小树林。那时候，老家的房子无
论是茅草房还是青瓦房，都有一个
宽宽的屋檐，屋檐下常年进进出出
的是麻雀和燕子。

那年，天气极冷。幼小的我，脸、
手、耳朵都生出了冻疮。看着我娇
嫩的小脸不时渗出血水，母亲焦灼
万分，在那缺医少药的年代，也实在
没有办法。后来，奶奶不知从哪儿
打听来个偏方，说用麻雀脑子敷一
敷便会好，而且不会留下疤痕。

看着屋檐下飞进飞出的麻雀，小
小的我，心情竟然也颇为复杂，因为
我实在不敢想象，那些小生命是如
何被杀掉取脑的。奶奶却已是病急
乱投医，安排父亲张罗学生去抓麻
雀。父亲不同意这个做法，说用麻
雀脑子敷，太过残忍。可是，不知谁
走漏了风声，周日下午，好几个回家
带饭的学生都拿了麻雀回来。看着
那些在网兜里“扑扑”乱动的麻雀，
父亲有些哭笑不得。学生们在父亲
的 一 番 说 教 后 ，决 定 放 飞 那 些 麻
雀。放飞的时候，麻雀们前呼后拥，
场面颇为壮观。

随着春暖花开，我的冻疮自己愈
合了，没留任何疤痕。不知是巧合
还是什么，从那以后我再也没生过
冻疮，更为神奇的是，我家的屋檐下
从此多了许多只麻雀。

屋檐下与麻雀作伴的还有小燕
子。“呢喃燕子语梁间”，那时，最喜
有新燕栖于自家屋檐下，更喜旧燕
归巢。“燕来巢我檐，我屋非高大。
所贵儿童善，保尔无殃祸。”屋檐护

燕 ，燕 恋 屋 檐 ，年 复 一 年 ，繁 衍 生
息。长大后读诗书，读到《赋得檐
燕》：“拂水竞何忙，傍檐如有意。”又
读到《山中杂诗》：“鸟向檐上飞，云
从窗里出。”这些诗句，总能勾起我
对屋檐与麻雀、燕子的阵阵怀想。

除了这些飞来飞去的精灵，我还
喜欢坐在屋檐下看雨。北方的雨是
豪放的，没有南方的雨那么缠绵。
北方的雨来的时候总是你追我赶，
在屋顶聚集，滑向屋檐，屋檐的水，
前 仆 后 继 ，沿 着 屋 檐 漫 下 。 屋 檐
下，依窗而坐，哗啦啦的雨点密集
地打在心上，碎落满地。此时的雨
点就像一双双巧手，屋檐便是那古
琴，轻轻地弹奏出美妙的琴音。恰
在这时，老母鸡带着一队小鸡来到
屋檐下躲雨，老母鸡用自己宽大的
羽翼保护着小鸡，小鸡“叽叽叽”地
叫，老母鸡“咯咯咯”地回应，声音
透着慈爱。平时只有在晚上才有
时间做针线的奶奶，此时也端出针
线簸箩，坐在屋檐下，就着天光开
始缝补衣服。那宽宽的屋檐，带着
记忆中的温暖，静静地停泊在我的
心中，浓缩成一道不老的风景。

白居易有诗曰：“鸟鸣庭树上，日
照屋檐时。”屋檐总是和亲人，麻雀、
燕子等联系在一起，构成关于家的
回忆。据说，著名诗人余光中的书
房内就珍藏着福建老家屋檐上的一
片尖嘴灰瓦。一瓦一屋檐，那便是
故乡，是故乡里的流年。

屋
檐
下的

流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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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

秦岭印象

梁凤英梁凤英 摄影摄影

沿着大道在草原小镇走上
一圈，也见不到几个人。仿佛人
在连日的阴雨里全部消失，化为
湿漉漉的大地的一个部分。只
有家家户户的院子里，野草兀自
繁茂，蔬菜赶着结实，玉米在阳
光下发出啪啪的拔节的声响。

我和阿尔姗娜、查斯娜，还
有郎塔，以流浪汉一样的闲散，
漫 无 目 的 地 在 大 道 上 走 走 停
停。孩子们时而奔跑到篱笆下，
看一朵探出头来随风张望的野
花，时而好奇地研究一会儿“哈
拉盖”一碰就会皮肤红肿的奇怪
的叶子，时而数一数天空上变幻
莫测的云朵，时而倾听一会儿草
丛里昆虫的歌唱。他们永远都
会有无穷的新发现，好像这条大
道的两边，是童话里神秘的魔法
城堡。郎塔已是行动迟缓的“老
人”了，但依然跟小孩子一样，爱
搞恶作剧，走哪儿尿哪儿。它还
喜欢在人家的汽车轮胎上撒尿，
趁着两个小伙子刚刚上车尚未
发动的间隙，抬起后腿滋上一串
尿，便欢快地跑开去，直把一旁
的阿尔姗娜和查斯娜，笑到龋齿
都跟着晃动。

阿尔姗娜还发现了一只青
蛙，它已被汽车轧死在马路上风
干了，只剩下干枯的皮囊，以永
恒奔跑的姿态定格在大地上。
我们蹲下身去看了好久，感慨着
这只可怜的青蛙生前曾经怎样

每日在庭院里歌唱；原本，它要
穿过马路去对面的菜园里寻找
美味的食物，也或许去参加一场
盛大的舞会，于是，它怀着对远
方幸福的憧憬，穿过危机四伏的
大道，却被飞奔而来的汽车瞬间
带离了人间。

我们一路为这只可怜的青
蛙祈祷，希望它在天堂里不再遇
到疾驰的汽车。马路上时不时
地冲出一两只大狗，朝着郎塔凶
猛地吼叫。郎塔不想惹是生非，
只溜着墙根走，并用低沉压抑的
吼声表达着内心的愤怒。也或
许，它知道自己已是暮年，牙齿
松动，毛发灰白，在尘世活不太
久，所以就尽可能地节约体力，
为主人再多尽一日看家护院的
义务。阿尔姗娜和查斯娜不管
走到哪儿，郎塔都会像老仆人一
样忠心耿耿地跟着，守护着她
们。可是，再老实善良的狗，也
会有发飙的时候。经过一家商
店时，一只等待已久的高大黄狗

和另外一只身材矮小的土狗，忽
然横冲过来，朝着郎塔恶狠狠地
咬下去。无意迎战的郎塔，终于
被激怒了，扑上去便跟两只恶狗
撕咬在一起。黄狗的气势瞬间
怂了下去，掉头想要逃走，郎塔
趁机一口咬住它的脖颈。黄狗
大惊失色，迅速挣脱郎塔的利
齿。郎塔却早已急红了眼，再次
发动猛攻。三只狗于是发疯般
撕咬在一起，任由阿妈怎么恐吓
驱赶，都无济于事。阿尔姗娜早
已吓得躲到我的身后，惊恐地注
视着这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并
为郎塔担着心，不停地问我，郎
塔会不会被它们咬死？

还 好 ，郎 塔 打 赢 了 这 场 战
争，两只狗夹起尾巴，灰溜溜地
回到了自己的地盘，它们嘤嘤地
哼叫着，大口地喘着粗气，甩着
一身凌乱的毛发，又用舌头舔舐
着被咬伤的腿脚，眼睛则警惕地
朝郎塔看过来，提防它再次发起
攻击。但郎塔并不恋战，它总是

见好就收，瞥一眼两只垂头丧气
地蹲伏在地上的狗，便英姿勃发
地快跑几步，紧跟上我们。显
然，它依然被刚刚的一场混战激
励着，浑身散发出年轻时威猛的
气息，仿佛它又回到多年前意气
风发的时光。

妈 妈 ，你 觉 得 那 只 青 蛙 可
怜，还是郎塔可怜？阿尔姗娜忽
然问我。

青 蛙 更 可 怜 吧 ，它 已 经 死
了，至少郎塔还活在世上。我这
样回答她。

不，妈妈，我觉得郎塔更可
怜。因为它太老了，跟爷爷一样
老。阿尔姗娜说。

唉，它们都很可怜，所以我
们要爱护小动物，永远不要伤害
它们。我叹息道。

像保护大自然一样吗？阿
尔姗娜追问。

是的。我注视着满天被夕
阳燃烧着的火红的云朵和辽阔
苍凉的草原，轻声地说。

草 原 小 镇草 原 小 镇
□安 宁

三月上旬，春光明媚的日子，
我随省散文诗作家采风团到广州
市从化区鳌头镇采风。

参观了鳌头镇万亩良田示范
基地和奶牛场后，我们来到从化
香米产业园中塘基地试验田。广
袤平整的田野上，有些田块刚插
下 幼 嫩 的 秧 苗 ，淡 淡 的 一 抹 绿
色。更多的田块，处于翻耕过后
待插秧的状态。一台台插秧机排
列着整齐的队伍，整装待发。稻
田四周，彩旗猎猎，迎风飘扬。原
来，这里将举行“2023 年广东省早
造水稻机插秧技能大比武”。

毗邻稻田的是一片片麦田。
微风过处，麦浪涌动。麦田上，竖
立着一条“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
牢掌握在自己手里”的红色标语，
十分醒目。远处青山如黛，民房
似棋，绿树掩映，山峦、村庄、绿
树、麦田，构成了一幅美丽和谐的
乡村春景图。

比武的会场设于稻田与麦田
之间。会场前面站着工作人员、
参赛选手等一干人。选手们身穿
工服、戴着红袖章，个个精神抖
擞，意气风发。

我们被长势喜人的麦苗所吸
引，不约而同地奔向麦田。正处
于 抽 穗 扬 花 期 的 麦 苗 ，绿 得 发
亮。一串串麦穗昂首挺胸，绿中
带黄的麦芒，积极向上。麦穗根
部开出一朵朵小白花，仿佛是麦
穗头上别着的发夹，清新雅致。
麦花清香阵阵，引来蝶飞蜂舞。
生机勃勃的景象令人陶醉。

因赶着到下一站参观，我们
看不到比武的场景，但可以想象
选手们在田野里大显身手、不甘
落后的情景；可以想象插秧机在
田畴上点头弯腰后，插下整整齐
齐的秧苗，就像绿色的诗行一样。

一年之计在于春。鳌头的田
野是希望的田野：一边是插下的
嫩绿秧苗，寄托着农人的希望；一
边是已抽穗扬花的麦苗，给人以
无限憧憬，预示着丰收在望。

下午，参观完历史悠久、雄伟
壮观的文昌塔以及风光旖旎、诗
情画意的麦田生态园，我们来到

环境优美、村容整洁的西塘村。
西塘村村口有村史、宪法、家

风等三个展馆，各具特色。
村史馆由村民和村委会共同

筹建，整体格调质朴厚重。展馆
通过老物件展列、图片展览和文
字介绍方式，以村情简介、风土人
情、故事传说、当家作主、乡村振
兴等板块，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示
西塘村的来历、变迁，以及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的奋斗历史。

在风土人情板块，我们见到
了久违的鸡公车、箩筐、犁耙、鱼
篓、风柜、缝纫机、电唱机、黑白电
视机等老物件，倍感亲切。透过
这些物件，我们感受到农耕文化
的深远与厚重，感受到老一辈村
民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勤俭持家的
作风。

村史馆是架在过去与现在之
间的记忆桥梁，能为人们怀旧和
找寻“失落的故乡”提供精神慰
藉，让乡愁可感可触，更重要的
是，能把乡村文化保留和承传，把
乡村的“根”留住，真好！

宪法馆庄重大气，内有对我
国宪法的历史沿革、宪法的内容、
宪法在我身边等文献资料，内容
充实，图文并茂。通过影像图片、
漫画故事、宣誓互动等形式宣传
宪法，颇接地气。

宪法馆缘何而建？原来，西
塘村过去曾是吸毒贩毒的重灾
区，是“问题村”，村民法治意识淡
薄，民心涣散，刑事、治安案件频
发，后经过政府大力整治，铲除黑
恶，并且把发展旅游和扶贫相结
合，西塘村逐渐走上良性发展之
路。2018 年，从化区通过校地合
作共建，在西塘村建成全国首个
乡村宪法馆。经过多年努力，西
塘村的村容村貌和村民的精神面
貌均焕然一新，西塘村获评广州
市文明村、广东省文化和旅游特
色村、广东改革开放示范百强村、
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等称号。

家风馆是一座由民房改造的
展馆，其内容分为“西塘清风”“家
风涵养”两部分，前者重点介绍西
塘村的历史、文化和发展，后者主
要介绍村民在家风建设和精神文
明建设中涌现出来的好人好事。

参观完三个展馆，我感触良
多。三个展馆的建成，是西塘村
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乡村振
兴战略“二十个字”总要求中“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的具体体现，
且效果显著，值得一赞。

东方风来满眼春。如果说山
清水秀、良田万顷、小楼林立是鳌
头镇的外在美，那么，乡风文明、
文化兴盛、社会和谐则是它的内
在美，集外秀与中慧于一身的鳌
头镇魅力十足。

在鳌头镇，我感受到春风浩
荡，不仅在山川田野，也在大街小
巷——那是乡村振兴的春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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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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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文学采风活动中，我
走进了老所长的办公室，想书写
一下他所经历的刀光剑影，不承
想老所长憨然一笑说，自己在派
出所干了一辈子，自认为没啥可
歌可泣的事迹，“真想写，你就写
写所里的一线民警吧。”

于是，我缠着他讲述所里的
故事，话题不知不觉扯到社区民
警小田的身上。

老所长说，田警官原本是局
政治处的一名干事，那可是一个
令人眼热的岗位，但在局党委

“机关民警下基层”的倡导下，田
警官毅然报名下沉一线，做一名
社区民警。

“社区民警不容易，东家长
西家短，事事都得管。”我说。

“是啊，上面千条线，下面一
根针，社区工作千头万绪。”老所
长说，“他们不像刑侦民警，整天
打打杀杀，有无数的荣耀与光
环，社区民警的身上有的是那种
扎根群众的定力与韧劲儿。就
拿前天的事儿说吧。”老所长终
于言归正传——

田警官的片区内有个男孩
儿要参军，所有的手续都办妥
了，就差一份《无违法犯罪证
明》，男孩儿的母亲找到田警官
说：“都知道新来的田警官一心
为民办实事，你就帮忙开个证明

吧。”可是，在田警官查阅档案后
发现，男孩儿的父亲早年因赌博
被治安处罚过。“这个证明我不
能开。”田警官说。

“事关孩子的前途，真就拒
绝了？”我问。

“拒绝了。”老所长说，“但你
也许想不到，这位母亲竟是田警
官的远房姑妈。”

老姑妈那天磨破了嘴皮子，
她说，怪只怪你那不争气的姑
父，毁了自己又害了孩子，但人
非圣贤孰能无过，世界上买不来
后悔药，“好在你东子弟有位好
表姐，你高抬贵手，不愁他一辈
子不念你的情儿。”

老姑妈的话句句恳切，但
田警官有自己的底线，她一边
热情地招待老姑妈，一边道出
她的从警之道，她说：“姑妈呀，
为群众分忧办实事，不是弄虚
作假徇私情，更不能欺瞒组织，
您不也曾教育我要做一个正直
的人吗？”

老姑妈见话锋不对，就又打
起了“悲情牌”，她说她一生只有
两个中意的孩子，一个是东子，
一个就是田警官，“虽说你不是
我生我养的，但俗话说得好，亲
戚亲，亲戚亲，打断骨头连着筋，
东子学业荒废了，不让他去部队
历练历练，以后咋立足，要是哪
天重走他爸的老路，你让我这张
老脸往哪搁呦……”老姑妈说着
说着，干脆抹起眼泪来，惹得田
警官也跟着悲伤不已。

老姑妈见田警官动了情，赶
紧趁热打铁说：“要不你在证明
信上写得模糊点儿，就说东子爸
自从搬到这个辖区后无违法犯
罪行为，至于那些陈年旧谷子的
事儿，你权当不知情，这事儿不
就过去了？”谁知田警官不为所
动，她说：“事实上，我知道了。”

老所长讲到这里，停顿了一
下，他说：“嗐，或许在你们通讯
员眼中，这只是一件不值得提笔
的小事儿。”

我摇摇头说：“不，这才是我
们应该大书特书的事儿。”当我
提出要面见田警官时，老所长却
告诉我，田警官一大早就进山去
了，“山里信号不好，路也不好
走，估计很晚才能回所里。”

那天，我在老所长办公室等
了许久，直到太阳落山也没能
等到田警官返回，只好作罢。
临辞前，我托老所长向田警官
问个话——面对亲情的裹挟，她
是如何说服自己坚守底线的。
老所长嘿嘿一笑说：“东子也问
过她同样的问题。”当时，田警官
的回答是：“我书写了你爸曾经
犯错时的证明，而你此后的人
生，则需要自己去证明。”

“多么精妙的答案啊。”我感
叹道。

是夜，我完成了关于田警官
的文稿，但总觉得有些不太满
意，就冒昧拨打了田警官的电
话，可惜连续数次都没接通。最
后，还是从老所长那里得知，田
警官在返回的途中顺道抓了一
个小毛贼，此刻正在办案区内审
讯呢，“那里不允许携带手机，有
啥话，你等到明天再说吧。”

我突然意识到，此时的田警
官又何尝不是在用自己的实际
行动，正为她的职业生涯书写着
一份“证明信”呢。

证 明 信证 明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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